第二章
须弥的气候是多样的。我们要讲的，就从沙漠和雨林的交接带开始。连绵的高山将这片大地划分成了沙漠和雨林，山谷中流淌出了一条河流缓缓地向东流去，首先经过了一片雨林，然后向下流经了几户人家——就组成了维摩庄。其中有一所房子，它的屋顶呈金字塔型，向是由很贵重的茅草向两边披散开盖成的，那茅草来自旁边高山下，蓬勃地长在海滩上。由这种茅草盖成的房子，是久经不衰的。门口由宽大的棕榈叶遮掩着。这人家只由一位上了岁数的老人，名叫玛兹亚，和一群孩子。
老人并不想告诉孩子们他们从哪里来。所以，对每一个好奇的孩子，弄出来一个统一回答：当纳西妲问道“我从哪里来呀”这种问题时，老人拄着拐杖，缓缓地说：“你父母生下的你呀。还记得那一天……”“那他们去哪里了？”纳西妲紧追问道。“去了教令院，那里可是很忙的地方，所以很难回来呦。”老人其实也不知道外地人讲的“教令院”是什么，不过想必很难打扰到这里。总之，当他们该上学后，老人会说：“去北方，去须弥城，去教令院，那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。小心一点，前面可是要你们自己去咯。”
维摩庄依水而建，北方是前往须弥城的路线，临水一方顺流而下便是码头了，只隔几里路。来来往往的船只停泊在码头，有的只是交换货物做买卖，有的却上岸逛一下码头，再有闲暇时间，就看一下维摩庄的风景。
孩子们的启蒙教育，便是由玛兹亚和几个当地人一起上的。从基本的识字，算术到礼仪，莫不是从小就养成的。而另一方面，孩子们融化在须弥的自然里，固然把皮肤变得黝黑的。而纳西妲不同，却是白皙的皮肤，仿佛天生披上了透明的衣裳，不受尘泥的污染和酷热的日光。一对眼眸是明亮浅绿的四叶草——她从来不告诉别人这个秘密，因为只有她自己才能看到。在须弥的森林和河流的滋养下，孩子们为人天真浪漫,处处俨然一只跳脱的兔子。人又那么乖,如咩咩叫的羊羔一样,从不想到残忍事情,从不发愁,从不动气而富于情感。总是天真的看着水中缥缈的鱼儿，或是飞上天空的瞑彩鸟，又或者是躲在哥哥姐姐后面偷偷半眯着眼睛，盯着一个个来往的客人，然后礼貌地对每个成年男性或者女性结尾添上“先生”或是“女士”这种尊敬的称呼。然后又从从容容地在一旁和其它孩子玩耍了。
纳西妲还有一个秘密，她能与花草树木和动物们对话。当然，她是幻想自己能和自然万物对话。
花神诞祭又一次到了。
上次，父亲要求背诵《遐叶论经》的诗词，却背得磕磕绊绊，声音直发抖。“还是要多背背啊……想必又是偷偷出去玩了罢。”
纳西妲只得从书堂中退出来，默默叹息，在自己房屋的窗子后面看着人们庆祝花神诞祭。
……
这次她决定自己偷偷溜出去。其它的孩子还在熟睡。
“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，小鸟在唱歌，鲜花在绽放。”纳西妲似乎听到了花草的声音，但更多的是背后铃铛的响声，轻轻撞开了黎明。
“纳西妲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”A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纳西妲的背后，轻声提醒道，“今天有客人要来。”
“……”纳西妲心里受惊了一下，默不作声，只是望着在舞台前越聚越多的人们，黑压压的全是人们。不一会儿，台上又显出了工作人员的来去匆匆的身影和悠扬的祝诞的曲调——想必节目马上开始了。
“好吧。”纳西妲低声抱怨着，牵着A的手不得不回去 了。
临近家门时，却已经看到有两个高大魁梧的（至少相对于她的身高来讲）男人站在门口。一位身着长袍，披着野牛皮；一位相对矮一些，想必是他的儿子，远还没到跟他父亲去狩猎的年龄，只穿着浅黄色的披风和深棕色的紧身的牛皮裤。
这还是纳西妲第一次看到这样穿着的男孩子。
她抿起嘴笑了笑。
当A自我介绍结束后，纳西妲从他身后站出来，接着说：““我叫纳西妲，刚满九岁。目前还没上学，先生。”
……
见到年轻的空后，她显然有点心不在焉……不过那种情愫怎么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知道的呢？花神诞祭上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这么新奇，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——以为是那种肃穆而又崇敬的赞歌，几位老师傅在巨大的雕像旁边念念有词……
纳西妲把野花戴在头上去，与她那白色的马尾搭配着，灰白的连衣裙在人群中显得突出，然而人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纳西妲身上——那扮演花神的舞者，身穿海蓝色的服饰，橘红色的低双马尾飘逸着；双手如雨雾一般变化多端，金属的凉鞋在舞台上踢踏有声:犹如莲花缓缓绽放,摇曳在祝福花神的日子里
……
“再见了，先生！“依然是一声十分礼貌的告别。
